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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指引航向的耕海工具书
更是海南渔民世代经营和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佐证

南海《更路簿》，说也说不完 特别报道两会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自大潭过东海，用乾撰驶到十二更，
便半转回乾撰巳亥，约有十五更。”这段文
字，是《更路簿》上的一段文字，对外人来
讲，犹如天书，可对世世代代在南海深耕
的渔民来说，这是他们的航海针经。

作为海南最重要的地方文化展示平
台，从2006年12月海南日报文化专版《海
之南》首次介绍鲜为人知的《更路簿》至
今，海南日报一直持续关注报道和整理挖
掘有关《更路簿》的故事，多次报道并收集

和保存了一批原始口述资料及珍贵图片。

用一年时间寻找《更路簿》

笔者最早接触《更路簿》是在2005年。
潭门渔民，是海上渔民的一个特殊群

体，自古以来，琼海潭门、文昌清澜一带的
渔民就耕耘在西沙、南沙，在中国最南端
广大的海域劳作，在没有导航的年代，渔
民是靠什么驾船行驶在祖国的万里海疆，
一直是我所好奇的一个问题。

在和许多老渔民接触的过程中，得知

在每一个船长手中，都曾有一本南海航线
图，当地渔民称它为南海更路经或南海水
路经，可是，虽有听说，但一直没有见到。
那段时间，只要一有时间，我就往潭门跑，
时任潭门渔民协会会长的麦邦奋，他对《更
路簿》了解不多，但是每次去他都会把我带
到一些老船长、老水手、老轮机长的家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9月，终
于在潭门镇文教村老轮机长苏承芬老人
的家中，找到《更路簿》。记得当时老人拿
出一个一米多长的细铁桶，一个小盒子，
还有一个塑料包裹，看上去这些东西已经
封存很久：细铁桶已经生锈了，塑料包裹
上也有一层灰尘。打开细铁桶，里面装的
是三张不同版本的西沙南沙地图，而那个
小盒子打开盖子之后是一个罗盘，塑料包
裹里便是《更路簿》。

协助专家为《更路簿》申遗

经过认真的考证、梳理和修改，在
2006年12月18日和25日，海南日报文化
专版《海之南》分上、下两期，介绍鲜为人知
的《更路簿》，详尽揭密海南渔民在西沙、南

沙的闯海人生，详细介绍了《更路簿》历史、
由来和意义等。刊登文章的当天，笔者便
接到来自多方的电话，几乎都是民间对《更
路簿》的关注人士。当时，在琼海，还专门
开了一个研究《更路簿》的小型研讨会。

就在当月月底，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专家符策超找到笔者，表示将把《更
路簿》申报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于是，笔者又在琼海潭门，文昌清澜、
东郊一带，做了将近一个月调查，再次全
面收集《更路簿》资料。2007年4月，我省
开始着手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
项目在2008年通过国家批准，正式成为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此之后，海南日报记者张杰、宋国强
也多次深入到琼海、文昌、三沙等地，收集和
拍摄大量的与《更路薄》相关的图片资料。

近年来，随着《更路簿》研究和保护力
度的加大，我省《更路簿》保护团队日益增
强，从专家学者、民间人士、文化机构到
媒体网站，正逐渐形成一股合力，也期待
这份关注能照亮“南海天书”未来的保
护之路。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从2006年首次揭秘《更路簿》，海南日报十年痴心如初

让更多人读懂“南海天书”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历史的迷雾渐渐
散开，古老的渔船破
浪而来，激荡着浩瀚
南海的万顷碧波。傲
立船头的海南渔民手
持《更路簿》，向着更
远的南方进发，进发。

至少从元代起，
《更路簿》的存在和作
用就有了具体可考的
历史证据。千百年沧
海桑田，它竟在航海
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重回人们的视野，甚
至凸显出比最初作为
航海工具书更为重要
的价值。

这种被称作“南
海天书”的小册子，究
竟隐藏着多少秘密、
蕴含着多少智慧？我
们不断追问，得到的
答案却是：说也说不
完。

命名南海百余座岛礁

南海，数不尽的渔业资源如同一颗
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世世代代海南渔民
乘风破浪而来。为了给家人带去富足的
生活，他们不顾礁滩背后潜伏着多少危
机，用生命和智慧在素有“千里长沙、万
里石塘”之称的南海海域，开辟了一条只
属于中国人的“黄金海道”。

永兴岛、七连屿、琛航岛……这些隶
属三沙、扬名中外的岛礁，在许多潭门渔
民的口中仍然被亲切地唤作“猫驻岛”

“七连岛”“三脚岛”。代代相传的名字虽
然有些土气，却倾注着世代渔民对“祖宗
海”的眷眷深情，和航海路线一同清晰地
记载在现存仅十余本的《更路簿》上。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告诉记者，《更
路簿》最早于元代出现，后在明代流传推
广，盛行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是我
国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作业时使用的航
海手册，记录了南海海域的100多处地名
和重要的海洋资讯。其中，航行的方向、
时间、距离，途中所见岛屿、暗礁，以及相
关海域的海流速度、天气变化等重要规

律，为后代远航耕海规避了许多风险。
“渔民们还依据自己生产、生活中经

常见到的物品形象，赋予南海136个岛
礁富有特色的俗名，其中东沙群岛1个，
西沙群岛38个，南沙群岛97个。”周伟
民举例，为了便于分辨，渔民们按照形状
把环礁称为“筐”，把安达礁称为“银饼”，
把仙宾礁称为“鱼鳞”，把司令礁称为“目
镜铲”……诸如此类的命名既有海南特
色又富有生活情趣。

耕海足迹遍布南海

“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学会
《更路簿》，能当海师傅”“家有《更路簿》，
能当好船长”……行走于海南岛东海岸，
特别是琼海潭门，文昌东郊、铺前、清澜
一带的老渔村里，还不时可闻这样的生
动俚语。

《更路簿》之所以能对渔民航海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源于它经过实践
总结而来的科学性。比如，潭门老船长
彭正楷拥有的《更路簿》中，记载了17条
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
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

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这些线路
和生产中心，就是海南渔民经过千百年
探索，逐步固定下来的“最佳路线”。

内容翔实的《更路簿》甚至会告诉你，
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海流情况大
致如何，各种海产品储备是否丰富，到该处
生产生活是否可行等等，可谓细致入微。

“更重要的是，现存的十几本《更路
簿》已经充分反映，南海渔民的足迹遍布
海南岛沿岸、中南半岛、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中沙群岛等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
海。”周伟民说，从这些线路看，西沙、南沙
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
统渔场，而这些作业痕迹更能作为海南渔
民经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海上丝路埋下开放种子

这片海域给他们带来太多收获，也
曾给他们留下太多遗憾——不知多少海
南渔民在作业过程中遭遇不测，家人只
能面向南海的方向立起一座衣冠冢，愿
他们化作海洋的生灵。

所以，海南渔民从骨子里生出了对
“祖宗海”的依恋，也由此孕育出了朴素

的爱国情怀。潭门老船长苏承芬就曾在
接受采访时说，他出海的那些年，每到一
处大的岛礁都会找块木板，写上“中国领
土神圣不可侵犯”插在岛上。

随着《更路簿》的不断完善，海南渔
民得以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恶浪险滩之
上，但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要为祖国做点
什么：通过不断开辟这条捕捞作业的“黄
金海道”，让闻名遐迩的“海上丝绸之路”
日渐畅通起来。

于是，在战天斗浪的海南渔民身后，
越来越多中国商船频繁地携带大批丝
绸、黄金，沿着他们走过的航路，穿越南
海行至越南、泰国、缅甸、印度等国进行
贸易；也有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商船携
带他们的特色商品，经由这些航线为古
老的东方大国注入新鲜血液。

可以说，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用铁
的事实证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的领土，也佐证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
路”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那些傲立船头的弄潮儿，早早地将
对外开放的种子，深埋在海南人的心
中。一遇春风，即萌芽。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潭门有座
更路簿
博览馆
■ 本报记者 蔡倩

原始的《更路簿》已让
位于先进的卫星导航，但
《更路簿》承载的义无反顾
的开拓精神，却以另一种
形式传承。在琼海市潭门
镇墟，你能看到新的“更路
簿”——返乡青年王振忠
所创立的海洋工艺品牌。
近日，王振忠还在家乡建
起一座更路簿博览馆。

“我爷爷用《更路簿》
指引过小帆船，我父亲用
它指引过机动船，我也继
承了开拓精神，打造我梦
想中的‘更路簿’。”王振忠
说，《更路簿》是潭门航海
文化的重要标志，因此他
将展馆命名为“更路簿博
览馆”寓意深刻。

记者了解到，更路簿
博览馆位于潭门镇九吉坡
工业区的更路簿工艺产业
园内，占地约 1000 平方
米。博览馆分为东沙馆、
西沙馆、南沙馆及更路簿
历史博物馆4个馆区，其
中更路簿历史博物馆最能
体现潭门的海洋文化。

王振忠一家可谓是
“航海世家”，他的爷爷和
父亲都是老船长，他从小
就聆听着前辈们的闯海故
事长大，对潭门千年的航
海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
因此在展馆中摆放了他精
心收集的很多老一辈潭门
渔民流传下来的有特色、
有时代意义的航海文物，
其中就有他爷爷亲手制作
的指南针。

除了手抄本的《更路
簿》、石头磨制的指南针等
航海工具外，更路簿历史博
览馆里还陈列着100多年
前潭门渔民捕鱼所用的工
具箱、竹筒制作的潜水眼镜、
宰鱼刀具、绑着绳索的渔钩
等工具，令许多游客大开眼
界。“用竹子制作潜水镜，多么
有智慧！如果不是这些工具，
我真的很难想象几百年前，
渔民们是怎样在南海劳作
的。”来自湖南的游客郑晓机
趴在展览柜上看得目不转睛。

（本报嘉积3月6日电）

《更路簿》兼职研究员
符史宝：

寻访
潭门老船长
迫在眉睫

■ 本报记者 李磊

“我们必须加快对掌握《更路
簿》的老船长的寻访，他们的年纪
都大了，否则再过几年这些积累
了数百年的航海遗产将随着潭门
老船长的离去一并消失。”在采访
中，曾在去年被海南大学聘用为
《更路簿》兼职研究员的符史宝这
样告诉记者。

今年36岁的符史宝曾是琼
海边防支队潭门边防派出所的
一名边防战士，自1999年入伍
到2005年退伍，他因工作需要
与《更路簿》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日常的工作中，他的岗位被称
为“南海110”，需要为过往的渔
船提供大量航海信息，这就需要
符史宝从拥有丰富航海经验的
潭门老船长那里获取航海经
验。凭借海南方言优势，符史宝
结识了众多老船长，也从他们口
中得知了那本南海奇书《更路
簿》的奥妙。

去年7月，海南大学聘请符
史宝为兼职研究员，参与由海南
大学开展的《更路簿》征集和整
理工作。

在成为兼职研究员后的几
个月里，符史宝与专业研究人员
又走访了记忆中的50多名经验
丰富的老船长，但他发现，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些老船长中只有
9人健在，其中年纪最大的已近
九旬，最小的也有77岁。

“《更路簿》是古代没有现代
化通讯定位技术下，凭借观测在
航海中总结的航海经验，渔民们
用自己的方言进行记录，如果仅
仅通过看书中文字记载，是弄不
明白其中的道理的。”符史宝说，
《更路簿》的内容中因为含有大
量古代方言和古代地名，所以只
能通过拜访那些有闯南海经验
的老船长，通过他们的口中了解
那些文字背后的意义，此外每一
位老船长掌握的内容都不一
样。随着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
新一代潭门渔民对《更路簿》等
流传数百年的传统航海知识几
乎已一无所知。

“闯过南海的那些老船长可
能并不止这些，所以我们必须加
快对老船长的寻访，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
遗产将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并消
失。”符史宝说，参与这项研究并
不是大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
构的专利，希望有更多人参与到
这项研究中，特别是潭门本地
人，他们对潭门渔民特别是闯过
南海的那批渔民的了解比外地
人要多得多。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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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现状


